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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代士人的疆域观
———以章潢《图书编》为主要依据

安介生 穆 俊

一个时代疆域观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明代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故
而其疆域认知问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明代留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浩繁，其中章潢所辑《图书编》

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明代重要历史地理学著作，保存了大量明代士人对当时疆域认知与理解的资

料。作者首先较为系统地归纳并评价了明代士人疆域观的一些主要特点，进而深入分析明代士人疆
域观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认为明代疆域观的形成，与中国历代王朝建设之经验、明代君主之主导、

知识群体的政治思想，以及对边疆地区的地理认知等因素直接相关，并强调历代疆域观的研究理应

成为当代领土( 疆域) 研究、边疆研究以及国防教育的宝贵借鉴。

关键词 明代士人 疆域观 章潢 《图书编》

作者安介生，1966 年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穆俊，1983 年
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邮编 200433。

一、引 言

所谓“疆域观”，其内涵是相当广泛与复杂的。通常而言，“疆域观”不仅指人们对于当时
国家整体或局部的疆域建设与疆域变迁状况的认知、理解及评价，也包括对于疆域维护及未来
发展趋势提出的应对之策。古文献中出现的“疆域”的内涵，与今天的所谓“疆域”专指国家
疆域的情形有所不同，往往既指一个政权与王朝的疆界及国土范围，也可泛指任何区域的外在

界限之内的辖域范围。疆域观不仅存在时代性的差异，而且就一个时代而言，疆域观也存在群
体性或阶层性的差异，但在总体上有着更多的共性与相同特征，而其核心应该是官方对于当时

疆域范围的权威认定，即研究者所称“国家疆域观”。①

一个时代疆域观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明代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时期，故而其疆域认知问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其重要性表现在:其一，这一时期关于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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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笔者检索，迄今为止关于明代疆域观问题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栾凡:《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
征》，《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3 期;韩蕾蕾:《明代陆地边疆治边方略的论争研究》，西南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
论文;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以及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等。



问题的冲突与矛盾极为突出，其复杂性与艰巨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其二，明代在
疆域建设与维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可低估。其三，尽管明代的疆域规模与今天中国的疆域
现状有着较大差异，然而，对于当时疆域观的研究依然有着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其四，一个
时代的疆域观念与疆域建设之间有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疆域建设
状况，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其疆域观念形成的缘由;反之，不了解疆域观念的真正内涵，我们也无

法全面认知其疆域建设的时代特征与局限性。其五，一个时代的疆域观不可能是孤立的，而与
国防观、民族观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影响。总体而言，疆域观既有历史变迁的印记，更多是现
实疆域关切的写照。

明代留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浩繁，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而充实的条件。其中章潢①所
辑《图书编》是一部明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地理学著作。全书共 127 卷，其中第 29 卷至
67 卷为“地道”类，涉及丰富的疆域变迁内容，其学术价值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② 正如评论
者所云:“《图书编》引据古今，详赅本末，虽儒生之见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富，条理分明，
浩博之中，取其精粹;于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③本文即主要通过分析章
潢《图书编》的核心观点，参照其他明代士人的著作、文章，对明代士人的疆域观及其相关问题
的认知状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研讨。

二、明代士人疆域观之评析

明代士人疆域观的形成与变化，与明朝疆域变迁的历程直接相关。有明一代，在疆域的建
设与维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疆域的冲突与争夺，成为明王朝政治历程极为重要的组成
部分。疆域问题或疆域危机贯穿明朝始终。与此相呼应，明代士人的疆域观也呈现了一些值
得关注的特点。
首先，明朝士人的边境及疆域意识已相当强烈，为形成较为全面而稳定的疆域认知观念奠

定了基础。其表现之一便是，在当时文献中关于“疆域”、“疆理”、“疆土”、“疆界”、“疆场”、“
边疆”、“边境”、“边界”、“边务”等相关问题的奏疏与讨论文章相当繁多，显示出当时士大夫
阶层对这些问题的敏感与思虑。如白圭在《覆万翼安边疏》中指出:“故事:边境封界之外，军
民不得擅出耕牧”。④ 这说明明朝承继了以往的惯例，同样建立了相当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
又如陆粲在《处置边防疏( 筑边墙) 》中强调指出:“臣闻设险守国，经世之要务;有备无患，保邦
之远图。古之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沟池为固，其在边疆所系尤重，不可一日缺焉者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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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章潢，字本清，南昌( 今江西南昌市) 人，生于嘉靖六年( 1527) ，卒于万历三十六年( 1608) 。其学识渊
博，在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明代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构洗堂于东湖，聚徒讲学，聘主白
鹿洞书院”，被称为“江右四君子”之一。参见( 明) 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卷 24《征君章本清先生潢》( 清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 与《明史》卷 283《儒林传》(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下同) 。

参见辛德勇撰《章潢》一文，谭其骧主编:《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三)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3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经世文编》卷 42《白恭敏奏疏》，明崇祯平露堂刻本，下同。
《明经世文编》卷 289《陆贞山集疏》。



又如丘濬在《守边议》中指出 :“至于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则专为边境言
焉。然边境之中，亦其城郭，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钥以司之，
故既坏其城郭之阙簿，使之坚而厚，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于键闭管钥也，则又修而理之，慎而

守之，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①章潢对明朝疆域的构成特征则有着更为宏观的认知与把
握:

概而论之，地理疆域其可以弗究乎……吾以是益知九边要害。譬大家门户，利在关
防。设使大门不严而守仪门，角门不固而守房门，可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 今宣
府、大同，国朝大门也;辽东、延、夏、甘、凉，角门也; 山海、居庸、紫荆、雁门之类，仪门也。
缓大门而急仪门，不可以言计;无故而退守，不可以言武;纵大门失守，独责仪门，不可以言

法。深谋远虑者，可不加之意哉?②

笔者以为:这种宏阔而精致的疆域地理观念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这种观念立足于全面而
准确地了解边疆地区自然地理特征与战略地位。章潢本人精于“形势论”，这一特点在其疆域
观中也显露无遗。
其次，就整体而言，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明代士人对于明朝疆域建设的成就

充满了自豪，虽然其中不乏对天朝大国歌功颂德、自我夸饰的色彩与成分，但是，总体而言，各
位士人的论述，并不可能是纯粹的“空穴来风”与“无根之谈”，明朝边政建设的成就需要肯定。
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等历代皇帝关注国防，花大力气着手构建了相当严密的、全国一体的疆
域防御体系，这种努力与成果受到了不少明朝士人的高度评价。因此，在很多明朝士人的论列
中，边防防御体系，即国防观，是与疆域观关系最为密切的、谈论最多的内容。明代的边防体
系，可以概括为:北有九边诸镇，南有万里海防。如章潢在《天下各镇各边总说》一文中较全面
地勾勒出当时国防体系的地理结构:

我高皇帝克定前元，统一寰宇，经邦画野，设官分职，居中制外，小大相维，奚啻众星拱

北辰哉? ! 即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建立四镇，后于蓟州、甘肃、宁夏，分布三镇。列圣
相承，又以山西巡抚统三关，陕西巡抚统固原，共为九边。然又合蓟、辽，合宣、大，合宁、
固、庄、肃，为三大总督。沿边屯聚兵马，修筑墙堡，设立烽堠，所以防北边者，亦何备哉!
他如云南、两广、南赣、郧阳，各设督府。两直隶十三省，各设都司;万全、东昌等处，各设行
都司。或于各郡邑、险隘所在，各设卫所，并设兵备以统辖之。要皆因其地方要害、轻重。
故屯兵多寡，以抗其吭而抚其背耳。若夫沿海自琼州以达辽东，又各设卫所，以扼其岛屿，
所以备南倭也。近于浙直，亦建督府以总海防。惟淮扬总府虽专司河漕，而岁集运军数
万，亦以豫为临清、江淮之防焉。此其建置，扼险据要，棋布星列，如臂指相使，枝干相承，

—52—

略论明代士人的疆域观

①
②
《明经世文编》卷 73《丘文庄公全集》。
《图书编》卷 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可谓极周密矣! ①

又如在疆域面积方面，明朝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周叙在《复仇疏》中所云:“堂堂天
朝，疆域万里，兵甲数百万。”②

在一些明朝士人看来，在西南及西北等部分边疆地区，明朝疆域范围甚至远胜汉、唐两朝，

如云:“我太祖抚有滇南、贵州诸夷，施亦服属，既我成祖复郡县，其地任土作贡，服徭役与诸甸
服同，其大一统之盛，远过三代，何汉、唐足云乎?”③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又如马文升在
《为预防边患以保重地事疏》中指出:“甘、凉地方，诚为西北之重地也，汉、唐之末，终不能守，

而赵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复入职方，设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谋远虑，首命内
臣总兵，以镇守其地，边境晏然，无事干戈。”④章潢本人尤其对朱元璋与朱棣两位皇帝在边疆
开拓上取得的成就推崇备至:

我太祖诞膺宝命，振天维而总坤络。既奠基江左，表率万方，一六合而光宅，乃经营四
方。东北起辽海，西尽张掖，以要会为镇，咸建强宗。东南命东瓯，环海置戍;西南委黔宁，

永绥滇服。东收朝鲜，为守礼之藩。盖开济维新，而万叶之鸿谟大定，兼乎保业矣。成祖
法天枢以定鼎，搤天下之吭而捬其背，亲御六飞，三犂边庭，至视斗杓而还，于挞伐不靖，时

联络诸塞，势如控御，靡不顺从。封哈密以控诸蕃，定交趾，复汉唐故壤，西南建官府，以慰
抚称者。牙错而居，使臣航海，重译而款三十六国。盖纂绍重光而堂构之，固特劳兼乎创
造矣。皇朝舆图之广，际天匝地，书文通被，几将日所出入，神农所称，禹迹所被，曷以侈
兹? ! ⑤

其三，较之前朝，明代疆域维护与国防形势的任务更为艰巨，其过程可谓艰苦卓绝，士人阶

层对疆域安危充满了忧患意识。就具体方位而言，明朝的边防形势可谓四面受敌，疆域安全受
到全方位的威胁。北有蒙古，南有交趾，东有倭寇，西有哈密与土鲁番。因此，明朝士人的疆域
观始终与疆域安全相联系，始终与边防建设相联系。如商辂在《边务疏》中指出:“方今急务，

守边为上，守关次之。若徒守京城，此为下策，何也? 若边方失守，则关隘紧急;关隘失守，则腹
里人民望风流移，人心摇动，变故百端。纵有京师军马，强寇在远，亦何所施……”⑥在这里，我
们看到了明代国防体制的基本格局，即存在边方—关隘—腹里三个层级，边疆地区自然是重中
之重，首当其冲。又如大明王朝诞生于与蒙元政权的争夺与对抗之中。这种争夺与对抗，最终
演变为南北疆域的争夺与抗衡。为此，明朝建设了宏大的边境防御工程———“九边”。即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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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图书编》卷 43《天下各镇各边总说》。
《明经世文编》卷 25《周学士奏疏》。
《图书编》卷 48《贵州夷总论》。
《明经世文编》卷 63《马端肃公奏疏》。
《图书编》卷 34《古今方舆总论》。
《商文毅疏稿》，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塞外蒙古骑兵的频繁侵袭，依然是明朝边防的最严峻的威胁。章潢对于北疆安危十分担
忧:“或有问于论者曰: ‘今天下之患何居?’论曰: ‘北边最可忧，余无患焉。’曰: ‘何以为可忧

也?’曰:‘我太祖皇帝迅扫之后，百余年来，生聚既蕃，侵噬渐近。开平、兴和、东胜、河套之地，

皆为所据。额森和硕之后，益轻中国，恃其长技，往往深入。风雨飘忽，动辄数万。我军御之不

过，依险结营，以防冲突，仅能不乱，即为万全，视彼驱掠，莫敢谁何……’”①可见，塞外蒙古骑

兵势不可挡的兵威，给中原士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杨一清在《一为乞留方面贤能官员共济时艰事》一文中特别强调陕西在明代边疆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照得陕西地方，乃边境之枢衡，中原之锁钥。北有河套之敌，警报无时; 西有回
贼之寇，奸谋罔测……”②又如“照得陕西八府所属州县，皆地临边境，烽火兵戈之虞，沙塞苦

寒之惨，故选斯地者多不乐为，见任官员多复求去，其勉强在任，勤敏可托者，十无二三;庸猥不

堪者，十常八九，势使然也。”③明代的“陕西”( 即陕西布政使司及陕西行都司) 地域广大，包括

今天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边防任务极其繁重。关于西北地区的疆域维护问题，章潢曾经特别

强调河套地区的重要价值，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

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惟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 榆林控制，始

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
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 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

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内地之扰。

幸其素无深谋，忽往忽来，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患贵乎先防……”④章潢的眼光是相

当锐利的，蒙古部落占据河套后，对西北边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蒙古部落) 掳中国人

为向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⑤

根据外来威胁的不同，明代士人对于不同方位的边疆重要性评估与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

例如南北相较，明人认为北疆防守重于南疆，但南疆防守更急于北疆:“今天下言防御之略者，

北固重而尤必急于南也。”⑥这种评估显示出明代对于疆域问题认知的复杂性。可以说，南北

边疆都非常重要，难分伯仲。明朝首都北京位于北方，距离长城边塞较近，因此，这种区位特点

决定了北边之重要地位。“我朝之都燕也，盖与古不同，稍北于周、汉，而大胜于东汉、赵宋

矣。”⑦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北京坐北朝南，控驭南面腹地，九边则为京师的后防，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京师天下根本，论天下形胜，当推本京师……虽宣、大、蓟、辽、保定，俱为近辅，宣、

大最急，尚为外蔽，而蓟镇独处京师之背，其关系不尤重乎?”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明人对于西

—72—

略论明代士人的疆域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图书编》卷 43《九边总论》。
《关中奏议》卷 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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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 327《鞑靼传》。
《图书编》卷 49《广东总镇图叙》。
《图书编》卷 43《边防形胜》。
《图书编》卷 44《蓟州总叙》。



北陆疆的防御十分重视，但是，对于东部海疆则以一种较为中庸平和的态度对待，对于来自滨

海邻国的祸患，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如朱元璋指出:“朕以诸小蛮夷阻越山海，不侵中国，无烦
用兵，惟西北最强，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卿等记此言知朕意。”①朱元璋又曾在诏书中借用
隋炀帝征伐琉球的例子，来告诫群臣:“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变之源。隋炀帝妄
兴师旅，征讨琉球，荼毒生民，徒慕虚名，反疲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②应该说，这些言论，

对于明代士人疆域观的形成具有十分直接的影响。

其四，明代的疆域维护与外来威胁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在不同时
期的外来威胁有所不同，疆域争端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时空差异。而前朝疆域维护中的失误
及失败之处，为明代学者们每每提及，并引发深刻反思，故而对于疆域政策与疆域认知的影响

十分突出。章潢曾经相当沉痛地总结道:“又国家边防之制，西起甘肃以跨宁延，连亘宣大，东
尽辽海。而又于甘肃之西，封哈密以制西域;大同之西，表东胜以控河套;辽阳之西，辟大宁以
遏山戎。国初之规画备矣。自乌梁海以义从而割大宁，则畿辅之屏蔽始撤。东胜以广漠失备，
而北门之锁钥始疏。哈密以土番侵据，西域之藩篱始剖。暨乎大同之大边既失，而内边之内弃
为王庭，则门庭之寇深矣。西番之求援甚切，而边方之臣置而不应，则肘腋之患生矣。此其失
也，失地险也。”③东胜( 今内蒙古托克托) 、大宁( 今内蒙古宁城西) 、哈密( 今新疆哈密) 均是明
代早期具有标志性的边境要地，此三地之丧失，大大削弱了明朝对河套、东北及西北边地的防
御能力，可谓明朝疆域防御过程中的重大失误。

明代南方疆域的争夺聚焦于交趾问题。明朝初年，今天的越南境内存在两个国家，北部为
安南，中部为占城。起初，安南和占城均与明朝保持着遣使朝贡的关系。而为了得到明朝的支
持，即位的安南国王经常请求明王朝的册封。但是，随着安南国力的增强，安南一方面与明朝
广西土司发生领地冲突，另一方面试图攻灭占城国，于是明朝与安南的关系陷入了僵持的阶

段。永乐年间，明朝军队大举南征安南，一度将安南归入明朝疆域之内，设置郡县。但是，安南
境内反叛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变乱丛生，明朝又数次派出军队镇压，然而矛盾愈发复杂纠

结。故自宣德初年，明朝撤回了官员与守军，安南恢复独立建国，但是，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冲突
与矛盾也没有因此平息。基于这种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明朝士人对于安南的态度也显得十
分复杂与矛盾。章潢在《图书编》中重点引述了丘濬的观点，沉痛地指出:“呜呼，自秦并百郡，

交趾之地已与南海、广东、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
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人相颉颃矣。
奈何世亘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要荒之域，而为侏? 蓝缕之俗，一何

不幸哉!”然而，章潢又不得不承认现实 :“莫氏之于安南，亦由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卫固
矣。征之则失春秋‘详内略外’之体，因而与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吾故曰: 征之，

不若弃绝之为得策也。”④可见，章潢十分清楚地知道交趾曾经归属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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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莫氏政权深得民心，已成为安南国难以撼动的主宰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擅起兵端，兴兵征伐，必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三、明代士人疆域观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分析

一个时代疆域观念的形成，有着相当复杂而客观的过程，不仅有历史文化经验的影响，而

且受到这个时期与疆域发展相关的地缘政治关系、人文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综而观之，影

响明代士人疆域观的主要因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历史疆域认知之传承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崇尚祖先，“以古为尚”。章潢明确强调历代王朝疆域的承袭

关系:“天下舆地，古今一也。其在古也，诸侯之封土不一; 其在今也，畿省之郡县不齐。”①同
时，历史时期强盛的王朝的疆域规模，往往成为后世人们评价所处王朝成就的最主要依据与标

尺之一。明朝士大夫也习惯于将本朝疆域规模与前朝相比较，如丘濬在《边防议( 复河套) 》中
指出:“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

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
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跋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

金、元以夷乱夏，无有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于中国，盖当夷狄极衰之际，遍于西北边城，立
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②这种评价是相当
公允的。章潢也曾指出:“学士大夫尝言我朝疆域，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盖以朔方、大

宁、交趾，及开平、兴和、玄菟、乐浪、炖( 敦) 煌不足故也。”③可以说，这种比较的观点在明朝知
识界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又如明人力主收复河套，便主要是出于历史继承的观念。河套自古就地处“夷夏”分界之
地，明代前期曾占据其地。“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国所守以界夷夏，又我圣祖之所留也，

一统故疆，三边沃壤，其理宜复”。④ 另一方面，河套地区在明朝北方防御系统中的地位十分重
要。“若距榆林以为边，则河套永弃，边患何时而息乎?”⑤因此，对于失去河套地区，明人普遍
感到极为痛心，难以接受。章潢曾郑重提出“复河套议”，强调河套之地是“祖宗之疆理”，⑥并

反复呼吁:“呜呼! 唐张仁愿犹能筑三受降城于北，以绝敌南寇路，而我朝不能因河为固，以守
河南，而使敌得入据以游牧，以为关陕无穷之害，我朝将有愧前代矣。”⑦显然，历史责任感，事

实上成为明代士人考量边疆问题时不能回避的驱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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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卷 34《舆地总论》。
《明经世文编》卷 73《丘文庄公全集》。
《图书编》卷 34《皇明舆图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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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卷 46《曾总督复河套疏》。
参见《图书编》卷 46《复河套议》。
《图书编》卷 46《河套事宜》。



明朝中后期，西方地理学思想的输入，对于中国士人世界观与地理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

的。将西方中世纪地理学传入中国，要归功于利玛窦等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例如利玛窦
于 1582 年进入中国内地，那时，章潢已有 55 岁，利玛窦去世于 1610 年，而此时，章潢去世仅两
年。可以说，章潢与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等耶稣会传教士是同时代之人，这些传教士均有天
文、地理等著作行世。我们惊奇地看到，章潢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地理学的一些主要观
点。如“地球说”，《图书编》中有“地球图说”，绘制有《舆地山海全图》与《舆地图》，上面明确
标示出“赤道”、“北极”、“南极”等地理名词。他还解释道:“地与海本圆形，而仝为一球，居天
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①从这个
意义上讲，章潢可谓传统时期最早的一批初步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士人之一。但是，遗憾
的是，因为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整体地理认知的匮乏，章潢依然

习惯以先秦时期形成的所谓“四海”的观念来统论周边形势，固执地以“夷”来称呼中国境内非
汉民族及境外民族，并绘有《四海华夷总图》，无法从传统“夷夏”观念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如
云:“……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 惟西与北尚未底于海耳! 然视之前代，奄甸
已弘，彼大荒绝漠之险，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居之处，其有与无，固不足为重轻也。”②在
这一点上，可以说，章潢滞后的民族观、地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与决定了他的疆域观。
( 二) “慎战谨备”与“祥和博爱”之主导思想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早就对边疆问题立下训示，即“祖训”，主旨在于告诫后世子孙不

可轻易以开疆拓土为由而发起战争，以“无故兴兵”为不祥，这种思想在明朝士人中影响深远。
章潢《图书编》便将“皇明祖训”列在了“制御四夷典故”之首。“皇明祖训曰: 四方诸夷，皆限
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赋，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
不祥。彼既不为中土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吾恐后世子孙，以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
故兴兵，致伤人命，慎勿为也。但诸部在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
之。”③“皇明祖训”虽然以王朝自身利益作为考量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其中包含了爱惜百
姓生命、倡导和平的积极内容，为后世朝野士大夫所普遍接受。如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指
出:“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并于唐，而不及汉者，以失岭外此三郡( 即九真、日南、交趾) 也!
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此继述之大孝，守成之大体也。所
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④又如王家屏在《答蔡龙旸年丈( 田州疆土) 》一文中提出:“拓疆
易，守疆难，守疆而无后患尤难。”⑤类似认识相当深刻，在明朝士人中带有普遍意义。
章潢本人则更是将博爱思想贯彻于其疆域观中，表达出较为强烈的反战思想:“至于后世

之君，或雠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徕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 彼虽外国，亦犹中国之
民也，趋利避害，欲生恶死，岂有异于人乎? 王者于天地之间，无不养也。鸟兽草木，犹当爱之，
况人类而欲残之乎? 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残其民乎? 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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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
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其失不在于己，必在于子孙。
故有征讨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中国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
也，曷若自治，修其礼乐刑政以惠养吾民，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革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

王之盛美乎?”①章潢之分析与总结，以倡导博爱、维护和平为主旨，是对“皇明祖训”更为全面
的解读与发展，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 三) 现实疆域建设之困境

古人与今人所处环境毕竟存在巨大的差异，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即使在一个王
朝不同时期，自身国力的强弱、敌对势力的消长，都会对疆域维护与发展带来难以逆料的影响。
因此，承认现实的困难与无奈，往往成为后代人们的最终选择。如除安南问题外，西北地区的
边防问题也十分棘手，令章潢颇感无奈: “夫古称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舆，什得五
六耳……国初置内属番夷，为罕都、察逊、安定、鄂端等卫，北连哈密，南隔诸羌，河首盐
池，大称藩翰。自正徳四年，额布勒以获罪酋长逃遁而西，乞地内附。我仓卒无以为应，遂
溃边，掠内地，入西海，破安定等卫，诸番散亡，因据其地，南牧之渐，此实厉阶。当时经
略诸臣，如彭泽、金献民、杨一清、王宪、王琼、赵载、唐龙等，为剿为抚，不遗余画，然
竟不得其要领……”② 一时之失策，竟造成日后难以挽回的困境，难怪乎章潢会反复提及河
套问题，难以释怀。
( 四) 空间距离、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之阻碍
疆域开拓与维护，并非只是不同政治势力角力与博弈的简单结果，其过程实际上受到空间

距离、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交通状况等客观因素的直接影响。在社会生产力与政治空间控制力
相对薄弱的古代，这种影响往往会显得更为突出。政治建设中的空间距离，主要是指边疆与政
治中心区之间的距离。所谓“天高皇帝远”，正是指这种影响因素。当时最典型的区域莫过于
云贵、两广及交趾地区等。“若滇则孤悬万里，恃中国以为声援，其地辽阔广远，实东则西虚，南
顾则北单，不患无地，而患无人以守。外有窥伺之虞，而内有负固之渐。如秦之函谷，蜀之剑
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非如中州之四通五达，一号召之间，士马云集，无仰哺待救之难
也。”③自然环境之恶劣，有时极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的生存与生活，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让当时
的人们畏难而退，进而使疆域建设出现空白之地。其影响是直接的，这在岭南地区表现得相当
突出。“夫两广，极南地也。故其气候常多暑少寒。少寒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间作。梧以
西则渐甚。盖由山势局促，层峦迭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甑中。热郁薰蒸，故瘴疟作焉。炎荒
之地，大抵然也。”④不得不承认，这种困境是客观的，并非主观意愿所能轻易改变。
考虑到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残酷的战争创伤，章潢对于明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

军事征伐行动表达了极力反对:“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苖僚之情状，省民之受
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人梗化，则如( 刘) 晏言，以
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烦一戟，而威徳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千万之师，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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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图书编》卷 50《东夷总论》。
《图书编》卷 47《西事画余》。
《图书编》卷 42《入滇之路》。
《图书编》卷 49《两广总图》。



使中国之民，惧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

之境，如晏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①章潢的观点以民为本，爱惜百姓生命，自
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看到，明朝在南方地区的一些军事征伐也并非全部是好大喜功所致，
不少边地事件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广泛的影响，显然难以如汉朝大臣陆贾安抚南

越那样轻易平定。

四、结 语

疆域认知与疆域观不仅是传统时代地理认知发展的一部分，也是王朝政治思想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前朝学者的认知与观点，成为有“崇古”倾向的后朝士人最主要的
观念渊源。这在疆域观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章潢所编撰的《图书编》中，历史的回溯与历
史地理的探讨内容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章潢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创造”，同样是参考
与总结了明朝其他前辈或同辈学者的意见，如丘濬等人的认识对章潢影响很大。当然，历史积
淀的深厚，也为后世学者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空间。虽然难以避免“书生论政”与“事后诸葛亮”
的不足与偏颇，但明朝士人的论著依然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边疆政治与地理思想发展的最重

要的依据之一。疆域观与国防观一体，为明代士人边疆史地思想的一大特点。明朝所建立的
庞大的边防体系，对于明朝的疆域维护居功至伟;而这种边防建设，对于增强普通士人边防意

识与疆域观念具有十分直观的影响。
一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实为十分积极的互动关系。社会理念源自社会现

实，不会为空穴来风，而社会理念形成之后又会直接影响现实行动。社会理念相对滞后的问
题，在明朝士人疆域观中也得到了证明。以章潢所论为例，尽管已有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
但其疆域观并没有出现跨越性的飞跃，可以说，疆域观作为其社会理念的一部分，在社会总体

世界观与民族观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其疆域观的调整与改进是相当有限的。一方面，明
朝士人对于边疆地区通常缺乏实地调查，始终难以摆脱传统“夷夏”民族观的消极影响; 另一
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及交通条件的限制，明朝士人对边远地区采取较为漠视或可有可无的态

度，非常显著地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疆以世殊，名以时易。”②中国历史时期的疆域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地域上的划界分
疆的问题，而且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文化表征与地理认知进展。中国历代王朝疆域之变迁极
为复杂，与之相关的文化心态、地理环境的认知等问题同样极为曲折复杂。“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分析与研究传统时代的疆域观念与疆域思想，对于今天疆域理论与思想的形成及完善
也是至关重要的。历代疆域观，与当时的国防建设、对边疆地区的认知与管理以及疆域维护系
统直接相关，理应成为当代领土( 疆域) 研究、边疆研究以及国防教育的宝贵借鉴。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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